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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工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中国与ＯＥＣＤ教育发展主要指标及发展趋势比较研究”（ＶＤＡ１６００２）的支持。

　　■　地方政府是早期儿童教育投入的主要承担者，特别是在核心产品和服务（如教职工薪酬和校
舍）的投入方面。

■　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家庭和其他私人实体在早期儿童教育阶段的支出比例更大，特别是在
辅助性服务上，例如膳食、学校卫生服务和交通。

■　在教育机构上的公共开支，转移支付和补贴到私人部门，以及经费分配方式可以提高早期儿
童教育参与度。

■　对早期儿童教育投入的增加并不一定会转变为入学率的提高，因为经费可能会用于提高学习
质量（增加教师薪酬，更多地投入学校设施，或者是优先考虑降低生均教师数）。

早期儿童教育对国家教育系统有多重要

政府已经意识到在早期儿童教育（特别是在学前教育阶段）和保育上投入的重要性。对幼儿教育

的投入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种方式。大多数 ＯＥＣＤ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在早期儿童教育上的公共
投入很多（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ａ），这个教育阶段的参与程度也很高。

在ＯＥＣＤ国家中，早期儿童教育成为教育系统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１０名儿童中就有７名儿
童在３岁时入学，而且１０名儿童中大约有９名儿童在４岁时入学。更年幼的儿童的入学率也相对较
高：在ＯＥＣＤ国家中，大约有４０％的儿童在２岁时参加早期教育。值得注意的是，为所有儿童免费提供
至少一年的早期儿童教育和保育，现在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标准做法（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ａ）。国际学生评
估项目（ＰＩＳＡ）的研究发现，在１５岁的学生中，接受过至少两年学前教育的学生的学业表现更好。在可
获得数据的５７个国家中，有一半的国家都符合这个规律，哪怕是在考虑了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之后
（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ａ）。

在ＯＥＣＤ及其伙伴国家中，早期儿童项目结构差异很大，理论上开始的年龄不同（通常为２～４岁
之间），持续的时间也不同（通常为２～４年）。国家间的主要差异之一是在国家层面上究竟是否存在早
期儿童教育发展计划（ＩＳＣＥＤｌｅｖｅｌ０１）。国家间的差异也体现在国家是否提供包含早期儿童教育和保
育的综合项目：四分之三的ＯＥＣＤ及其伙伴国家提供了这些项目。国家对早期儿童教育所投入的资源
数量存在很大差异，从占ＧＤＰ的０．１％到２％不等，这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ＯＥＣＤ，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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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和经费数额只是影响儿童接受早期教育的部分因素。影响儿童在幼儿时期接受教育的

因素还有：哪些机构支持该阶段的教育资金筹措，私人部门和家庭是否承担以及如何承担支出。

　　早期儿童教育，也指ＩＳＣＥＤｌｅｖｅｌ０（在ＩＳＣＥＤ２０１１的分类中），它由一系列项目构成，这些项目带
有针对低于初等教育（ＩＳＣＥＤｌｅｖｅｌ１）入学年龄的儿童的教育性元素。通常ＩＳＣＥＤｌｅｖｅｌ０项目的设计
目的是支持儿童的早期认知、语言、身体、社交和情感的发展，并使幼儿进入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中，接

受有组织的教学。这些项目可以分为两类：ＩＳＣＥＤ０１是指早期儿童教育发展项目（通常针对０～２岁
的儿童），ＩＳＣＥＤ０２是指学前教育（通常针对３～５岁的儿童）。更多信息可以参见《教育概览》的指标
Ｃ２（ＯＥＣＤ，２０１６）。

谁来承担早期儿童教育的什么支出

在大多数国家，资助儿童早期教育的机构来源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但是每个部门承担的份额

差异很明显。在比利时、爱尔兰、卢森堡和拉脱维亚这些国家，其公共部门几乎承担了早期儿童教育的

全部支出，而在澳大利亚、日本、葡萄牙和英国，家庭承担了较大的份额。

在可获得数据的国家中，日本是唯一一个其他非教育性私人实体（例如宗教团体、特殊利益群体或

私人教育和培训企业，包括营利的和不营利的机构）占很大比重的国家。早期儿童教育私人投入的数

据，在采用时必须谨慎，因为在一些国家中，数据可能会被低估或存在缺失，但其作用可能不容忽视

（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ａ）。因此，很难推断私人投入的份额是否会影响早期儿童教育的参与度。

图１　在公共事业机构总支出中公共和私人支出的比例，按核心和辅助性服务划分（２０１３）

注释：比利时、匈牙利、韩国和美国只有学前教育的数据。

国家按其公共部门资助核心产品和服务资金的份额降序排列。图中没有出现无法获得可用数据的国家。

数据来源：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ｂ）。

　　早期儿童教育不仅对幼儿很重要，对促进女性重返职场也很重要。然而，当公共部门不能完全承
担早期儿童教育的支出时，私人部门则不得不在早期儿童教育阶段承担比其他教育阶段更大的份额。

平均而言，ＯＥＣＤ国家的私人部门在早期儿童教育发展项目上的支出比例为３１％，而在学前教育
项目上的比例为１７％（ＯＥＣＤ，２０１６）。私人部门把更多经费投入到非核心服务上。在可获得数据的国
家中，平均而言，公共部门承担核心产品和服务支出的比例接近９０％。核心服务包括教职工、校舍、图
书、教学资料的支出，但教育支出也包含外部的教育产品和服务，如辅助性服务、一般管理和其他活动。

辅助性服务是由教育机构提供的外部服务，包括学生福利服务，如膳食、学校卫生服务和往返学校

的交通服务。私人部门承担了早期儿童教育辅助性服务支出的较大份额（可获得数据的国家的平均比

例为５４％），特别是在爱沙尼亚和以色列，私人资助甚至可能承担辅助性服务的全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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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和补贴的作用

即使许多国家的政府给早期儿童教育的私人支出提供补贴，但与总支出相比，对家庭和其他私人

实体的公共转移支付和直接支付数额通常较低。然而，也有少数国家向私人部门提供支持，承担它们

支出中的较大份额。例如，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和丹麦，私人部门承担早期儿童教育支出的五分之一

或以上，但私人部门也从公共部门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获得相当大的财政支持。

与从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的转移支付相比，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与早期儿童教育资金的筹措更加相关。

平均而言，ＯＥＣＤ国家的地方政府获得的来自中央和区域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额，达到了教育公共总
支出的１３％。在一些国家，这样的转移支付比例甚至更大：韩国、匈牙利和美国的地方政府，在从中央和
区域政府获得财政转移支付之后，其公共总支出的比例分别增加了９６、６３和４２个百分点（图２）。

图２　政府间转移支付之后的早期儿童教育公共总支出的比例，按政府级别划分（２０１３）

注释：阿根廷、匈牙利、韩国、土耳其和美国只有学前教育的数据。

国家按照中央政府在公共总支出中所占比例进行降序排列（在政府间转移支付之后）。

数据来源：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ｂ）。

　　与更高阶段的教育相比，早期儿童教育的资助和管理更加分散。这影响了教育服务的组织和提供
方式，而不是直接影响入学率。经费和决策权下放到地方层面，更能满足家庭和地方的需要，但也可能

扩大地区间入学和质量的差距（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ａ）。
地方政府承担早期儿童教育公共经费的比例最大。在 ＯＥＣＤ国家中，平均而言，甚至是在计入区

域和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经费之前，地方政府提供的经费也达到公共总经费的４８％。在ＯＥＣＤ及其伙
伴国家中，公共经费完全由中央政府资助（例如在哥斯达黎加、爱尔兰和新西兰）和几乎完全由地方政

府资助（爱沙尼亚、冰岛、挪威、斯洛伐克和英国）的情况都存在。在阿根廷、比利时和西班牙，区域政府

承担更大的份额。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资助模式不同的国家也可能有相同的入学率。

早期儿童教育的总支出如何促进幼儿的入学

随着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早期儿童教育，政府在如何促进幼儿接受教育这一问题上面临选择。政

府控制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公共支出的水平，包括对教育机构的投入，以及向私人部门（包括家庭）的转

移支付和直接支付。

入学率与公共支出水平相关（图３，左边）：生均公共支出最高的国家也是入学率最高的国家，反之
亦然。例如，冰岛、挪威和瑞典的２～４岁之间的儿童入学率超过９０％，而爱尔兰和瑞士的生均支出水
平和入学率都很低。另一方面，卢森堡是生均公共支出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其入学率却低于

６０％。这是因为其经费分配优先考虑质量，而不是更高的入学率，与 ＯＥＣＤ的平均水平相比，其生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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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教师工资更高。尽管政府支出相对较低，许多国家的２～４岁儿童入学率也能够达到８０％以上，
例如以色列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的私人部门承担接近２５％的教育机构总支出。

图３　早期儿童教育生均支出、入学率和生师比的对比

注释：阿根廷、哥伦比亚、匈牙利、意大利和韩国的学前教育的数据只有生均公共总支出和入学率。比利时、芬兰、匈牙利、韩国、土

耳其和美国的学前教育的数据只有年度生均总支出和生师比。黑色的线表示国家的平均值。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教育概览》附录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ｅｄｕ／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ａ－ｇｌａｎｃｅ－１９９９１４８７．ｈｔｍ）。

数据来源：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ｂ），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ｃ），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ｄ），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ｅ），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ｆ）ａｎｄ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ｇ）。

　　从公共和私人部门获得的更多的经费并不总是转化为更高的生均教师数。图３的右边显示，生均
教师数与早期儿童教育的可用经费有关。但并非所有可以获得数据的国家都是如此。斯洛文尼亚和

荷兰在学前教育阶段都有相同的生均支出，但是斯洛文尼亚的生师比更高，大约１６名儿童有一位教
师，而在荷兰，８名儿童就有一位教师。更多的经费可能转化为更高的教师工资，在教学资料上的更大
花费或对学校设施的更大投入。事实上，虽然荷兰为教师工资分配更多经费（ＯＥＣＤ，２０１６），但斯洛文
尼亚较大比例的经费支出用于教学资料和教学资源、校舍的维护、学生的膳食以及学校设施的租赁。

基本要点：早期儿童教育正在成为ＯＥＣＤ国家教育系统的更加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已经形成了
多种不同的机构设置和经费系统来促进早期儿童教育的发展。地方政府是资助该教育阶段的关键，而

在一些国家中，私人部门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承担辅助性服务的费用上）。早期儿童教育的发

展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和私人部门提供可用资源的数额有关，也与这些国家的经费分配方式有关。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杨睿 译，邓莉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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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ｏｎ８Ｊｕｎｅ２０１７）．

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Ｅｎｒｏｌ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ｔｏ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ｙｅａｒ，ＯＥＣ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ｄｘ．ｄｏｉ．ｏｒｇ／

１０．１７８７／ｄ６９ｆ６７０８－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ｏｎ８Ｊｕｎｅ２０１７）．

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ＯＥＣ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ｄｘ．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７８７／ｃｃｃａ３１７２－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ｏｎ８Ｊｕｎｅ２０１７）．

ＯＥＣＤ．（２０１７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ａｇｌａｎｃ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ｔｅａｃｈｅｒ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ｓｉｚｅ，ＯＥＣ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ｄｘ．ｄｏｉ．

ｏｒｇ／１０．１７８７／３３４ａ３ｂ６４－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ｏｎ８Ｊｕｎｅ２０１７）．

（责任编辑　胡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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